
全球安全秩序重塑与中国的中东安全治理 

安全风险等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完善的空间。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 也是

负责任大国， 将更加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合作， 推动尽快形成公正、 合理、

包容的地区安全架构。 这既可以为实现民族复兴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构筑有效

安全依托， 也可以为地区安全治理和秩序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中东安全形势新变化及其困境∗

余国庆

  长期以来， 除了本地区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外， 中东地区受到域外大

国的深度干预， 安全形势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2023 年 10 月 7 日新

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加沙地带大量平民伤亡并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且该地区出现明显的外溢趋势， 中东安全形势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1

一 近年中东安全形势严峻复杂

近年来， 在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 中东地区安全形势虽总

体稳定， 但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中跌宕，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

出现严峻复杂的局面。

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但局部冲突不断， 恐怖主义安全威胁

仍未根除。 一方面， 叙利亚、 也门和利比亚国内的大规模战斗基本结束， 陆

续进入政治和解以及确定战后国家重建安排的阶段， 但交战方之间仍不时爆

发小规模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 2023 年 4 月，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

在首都喀土穆爆发冲突并向全国多地蔓延。 另一方面， 中东地区打击极端主

义和恐怖主义的努力初见成效， 但 “伊斯兰国” 等极端组织 “化整为零” 继

续盘踞在阿富汗、 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 并寻机向北非地区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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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 “登峰战略” 优势学科 “当代中东发展” 资助计划 （DF2023YS46）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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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安全秩序仍处于调整和重塑阶段， 域外大国持续调整对中东地

区的安全策略。 其主要表现在： 一是美国从中东 “战略收缩” 的根本趋势没

有变化， 但仍是中东安全事务的外部主导者。 拜登政府与伊朗就恢复 《伊核

协议》 进行谈判的同时， 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以维护其在中东地

区的霸权。 美国引入印度等新兴域外力量建立 “ I2U2 四方机制” 等做法表

明， 拜登政府欲通过盟友体系减少对中东安全投入， 其本质仍是维持美国对

中东的安全主导地位。 二是俄罗斯通过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增加了对中东的

安全影响力， 与伊朗、 海湾阿拉伯国家、 埃及、 土耳其等国不断深化在军售、
军事技术等方面的安全合作。 三是英、 法等欧洲国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为保障自身能源安全也增加了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投入。 2022 年 5 月， 欧盟与

海湾合作委员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在地区稳定和全球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
中东国家间出现 “和解潮”， 助力地区紧张局势降温， 但深层矛盾仍未完全

解决。 美国主导阿联酋、 巴林、 摩洛哥和苏丹与以色列签订 《亚伯拉罕协议》，
实现了上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 2023 年 3 月， 在中国的斡旋与

推动下， 沙特与伊朗实现了历史性和解， 结束了两国自 2016 年 1 月以来的断交

状态。 受益于此， 沙特在 2023年 4月派代表团前往也门首都萨那与胡塞武装谈

判， 也门和平进程取得突破。 2023年 5月， 叙利亚时隔 12年后重返阿拉伯国家

联盟。 然而， 中东国家间诸如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分歧等众多

核心矛盾依然存在， 为 “和解潮” 以及中东长期和平与稳定埋下不确定性。
此外， 中东国家还面临着气候变化、 水资源匮乏、 粮食危机、 毒品危害等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 与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产生叠加效应， 加剧了部

分中东国家的安全脆弱性。 受到人口增长、 气候变化和国际危机等多重因素影

响， 部分中东国家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联合国机构的报告显示， 2021 年阿拉

伯国家有 5 390万人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 较上年增加了 500 万人。① 特

别是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埃及、 黎巴嫩等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中东国家

受到严重冲击。 此外，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干旱、 洪水等自然灾害增加，
威胁中东国家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2024 年 4 月， 极端降雨导致阿联酋、 阿

曼等海湾国家出现罕见的洪水灾害和城市积水， 在阿曼造成至少 18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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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AO， IFAD， UNICEF， WFP， WHO & UNESCWA， Near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al Overview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2022， Cairo， 2023，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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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一轮巴以冲突推高中东安全风险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发起 “阿克萨洪水” 行动袭击以色列， 以色列国

防军随后对加沙地带开展代号为 “铁剑” 的地面军事行动。 新一轮巴以冲突

的持续时间长、 烈度高、 破坏大， 且向地区层面外溢， 对中东安全形势产生

深刻影响， 中东安全形势也出现了新变化。
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成为参与冲突的主要行动主体。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后， 作为 “抵抗轴心” （Axis of Resistance） 成员的亲伊朗非国家武装行为体

在中东地区表现活跃：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与以色列有关的商船， 严重危

害红海航运安全； 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和无人机， 与以军

在黎以边境紧张对峙；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频繁袭击美军目标，
特别是伊拉克 “伊斯兰抵抗组织” 在 2024 年 1 月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
造成 3 名美军士兵死亡。 一方面， 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在国

内实现经济和政治利益目标， 近期对美、 以目标的袭扰与巴以冲突的走向高

度相关， 旨在施压以军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胡塞武装表示只要巴以停火

且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后就会停止在红海袭击商船。 另一方面， 各非

国家武装行为体间出现了一定的行动协调， 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为也门胡塞

武装袭击商船的行动提供了直接协助。 伊朗通过 “抵抗轴心” 来增加在地区

层面活动， 表明伊朗不愿意正面介入巴以冲突， 也不希望因巴以冲突而卷入

与美、 以之间的全面战争。 当然， 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袭击美、 以目标也有自

己的政治盘算， 意图通过展示自身军事实力和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坚定支持，
以巩固该力量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寻求更多的民意支持。

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对无人机、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中东

地区的冲突形态。 以色列国防军在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

术， 包括运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来测绘加沙的地道网络， 使用 “福音”
（Gospel） 人工智能系统识别加沙的建筑物目标， 以及通过 “薰衣草”
（Lavender） 人工智能数据库将多达 3. 7 万名巴勒斯坦人标记为哈马斯成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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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Yuval Abraham， “ ‘Lavender’： The AI Machine Directing Israel’s Bombing Spree in Gaza”， +972 Magazine，
April 3， 2024， https： / / www. 972mag. com / lavender - ai - israeli - army - gaza， 2024 - 05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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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 黎巴嫩真主党、 也门胡塞武装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则使用武装无

人机密集袭击美、 以目标， 在增加后者防御压力的同时， 部分无人机通过

超低空飞行等方式绕过防空系统对美、 以目标造成破坏。 进攻性网络技术

也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得到应用， 除了以色列与伊朗、 黎巴嫩真主党、 哈马

斯之间的相互网络攻击外， 众多国际黑客组织也根据各自支持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的立场实施网络攻击， 中东地区的网络安全形势恶化。 新技术的应

用增加了军事行动的灵活性， 减少了人员损耗和行动成本， 在巴以冲突中

呈现出的实战效果深化了中东国家寻求获得依托人工智能的致命性自主武

器系统 （LAWS） 的意愿， 同时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获得这些新技术的风险也

在上升。
以色列与其他中东国家间的关系僵化，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一是伊朗和

以色列在战争边缘 “冒险”， 但行动仍保持一定的谨慎克制。 2024 年 4 月 1
日， 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领事建筑。 4 月 14 日凌晨， 伊

朗宣布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了 “真实承诺” 报复行动， 从本土向以色列发射

导弹和无人机， 美、 英、 约旦等多国协助拦截。 伊朗袭击给以色列造成的破

坏有限， 后续以色列也未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报复， 表明双方不寻求升级为全

面战争的意愿没有改变。 然而， 伊、 以对抗形态已经出现变化： 一方面， 这

是伊朗首次从本土直接袭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展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荣誉的

军事实力和远程投送能力， 对以色列的威慑上升； 另一方面， 伊朗与以色列

的攻防成本对比严重失衡。 专家估计此次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成本约

为 8 000 万 ～ 1 亿美元， 但以色列防御的成本可能高达 10 亿美元。① 二是阿以

关系正常化进程受阻。 沙特冻结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谈判， 突尼斯议会讨

论了将试图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行为视为犯罪的相关法案。 不过， 埃及、
约旦、 阿联酋、 巴林、 摩洛哥和苏丹等依然维持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三是

以色列与土耳其在 2022 年 8 月才恢复的外交关系也因本轮巴以冲突受损， 土

耳其于 2024 年 5 月宣布暂停所有与以色列有关的进出口贸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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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ndrew Macaskill， “Israel’s Defences Would Trump Iran’s in Any Air War， But At a High Cost”，
Reuters， April 18， 2024， https： / / www. reuters. com / world / middle - east / any - air - war - israels - defences -
would - trump - irans - high - cost -2024 -04 -18， 2024 -05 -02.

《土耳其宣布暂停与以色列的所有进出口贸易》， 载新华网： http： / / www1. xinhuanet. com / world /
20240503 / 7b3ffd5936424a7f98589ad85c46eced / c. html， 2024 - 06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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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沙冲突外溢导致中东地区安全陷入困境

中东安全形势动荡导致外部大国对在中东安全影响力的竞争更加激烈。 由

于叙利亚、 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造成美军人员伤亡， 且地区盟友要求美国加大

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投入， 美国不得不增加在中东的军事行动。 美国在 2023 年 12
月宣布组建代号为 “繁荣卫士行动” 的国际护航联盟以应对红海危机， 并多次

在也门、 叙利亚和伊拉克实施空袭以进行报复和维持威慑。 海湾阿拉伯国家与

美国加强安全合作的意愿上升， 据称卡塔尔已与美国达成协议将美军使用乌代

德空军基地的期限再延长 10年， 沙特与美国也接近达成历史性的安全协议。 俄

罗斯虽因乌克兰危机而减少了对中东安全事务的直接参与， 但仍是叙利亚问题

的主导国之一， 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2023 年 12 月访问阿联酋和沙特， 并在

2024年 2月邀请哈马斯、 法塔赫等巴勒斯坦政治派别前往莫斯科谈判， 这表明

俄罗斯不会轻易放弃对中东地区的安全影响力。 此外， 英、 法、 印度等国也趁

机增加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英国在巴以冲突爆发后不久就宣布向中东部署两

艘军舰和侦察机， 法国也派遣了两栖直升机航母 “迪克斯穆德” 号 （Dixmude）
停靠埃及提供医疗援助， 印度在 2023年 12月向阿拉伯海部署了 3艘导弹驱逐舰。

巴以冲突的外溢也对中东国家内部政治稳定带来冲击。 一方面， 部分阿

拉伯国家民众不满政府对本轮巴以冲突的反应和立场。 华盛顿特区阿拉伯中

心的民调显示， 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受访者不满阿联酋、 沙特、 卡塔尔、 埃及、
约旦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立场， 如仅有 51%的受访

者对卡塔尔的立场持正面态度。① 多个阿拉伯国家都爆发了支持巴勒斯坦人的

大规模游行， 其中不乏批评政府巴以政策的标语和口号， 这导致埃及、 摩洛

哥、 约旦等国叫停了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活动并逮捕了部分人员。 另一

方面， 巴以冲突使得部分中东国家的经济困境恶化。 以埃及为例， 巴以冲突

及红海危机导致埃及的旅游业和苏伊士运河收入显著下降， 加剧了该国的外

汇短缺并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水平。
由于新一轮巴以冲突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 叙利亚、 也门和利比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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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rab Center Washington DC， “Arab Public Opinion about Israel’s War on Gaza”， February 8， 2024，
https： / / arabcenterdc. org / resource / arab - public - opinion - about - israels - war - on - gaza， 2024 -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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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受关注度下降， 政治和解进程放缓、 局势出现反复。 2023 年 10 月以来， 俄

罗斯和叙利亚的政府军增加了对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而以

色列国防军多次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也加剧了叙利亚的安全压力和人道主义灾

难。 在也门问题上，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关于结束也门战争的谈判在 2023 年 9
月后就未再进行， 沙特担心也门局势升级而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保持行动克制。
与此同时， 苏丹局势再度升级， 2024 年 1 月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

司令布尔汉宣布拒绝与快速反应部队和解， 苏丹内部武装冲突的长期化趋势愈

发明显。 此外， “伊斯兰国” 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也趁乱卷土重来， 增加

了中东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 2024年 1月伊朗克尔曼市遭遇炸弹袭击， 造成 100
多人死亡， “伊斯兰国” 宣布对此事负责。 此类袭击的阴影不时蔓延在中东地区

的上空。 值得注意的是， 2024 年 5 月 19日伊朗总统在直升机事故中罹难， 使中

东安全形势再临变局， 伊朗与以色列关系以及伊朗与美国关系引起关注 。
新一轮巴以冲突对中东安全形势的影响表明， 巴以问题仍是关乎中东和

平与稳定的核心所在。 特别是持续半年多的加沙冲突何时停火止战， 以及战

后加沙地带的治理问题， 都将继续影响巴以问题乃至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走

向。 如果巴以问题不能得到公平公正解决， 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命运不能确

定， 未来还会成为导致中东地区不稳定、 不安全的风险所在。 因此， 本轮巴

以冲突将加速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调整和重塑， 域外大国在地区的军事存在

增加、 对安全影响力的竞争加剧， 域内国家之间通过不断分化组合来实现自

身安全利益最大化， 但维持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然是大势所趋。∗1

中东安全问题中的域外大国因素∗

刘胜湘

  从 “基地” 组织到 “伊斯兰国”， 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 再到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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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研究”
（23JZD030） 的阶段性成果。


